
二〇一四年五月六日 星期二B16大公園􀰙責任編輯：孫嘉萍

跋
涉
，
在
古
代
漢
語
和
現
代
漢
語
中
，
都
為
常
用
詞
，
其
義
也
很
明
顯
，
各
種
詞
典
都

有
明
確
解
釋
，
如
今
卻
常
有
人
用
錯
，
大
報
亦
屢
屢
出
錯
，
故
略
為
一
說
。

跋
，
翻
山
越
嶺
。
涉
，
步
行
過
水
。
﹁跋
涉
﹂
實
即
﹁跋
山
涉
水
﹂
、
﹁跋
涉
山
水
﹂

之
省
文
，
古
人
用
法
如
漢
代
劉
向
《
淮
南
子
》
﹁跋
涉
山
川
﹂
，
《
後
漢
書
》
﹁跋
涉
霜
雪

﹂
，
蔡
邕
和
曹
丕
詩
中
﹁跋
涉
遐
路
﹂
，
晉
葛
洪
《
抱
朴
子
》
﹁跋
涉
而
遊
集
﹂
，
南
北
朝

謝
惠
連
詩
中
﹁登
陟
若
跋
涉
﹂
，
《
宋
史
》
《
明
史
》
﹁往
來
跋
涉
﹂
等
。

古
籍
中
更
多
見
﹁跋
涉
艱
阻
﹂
、
﹁跋
涉
之
勞
﹂
，
皆
形
容
道
路
之
難
行
或

旅
途
之
艱
辛
。

《
人
民
日
報
》
二○

一
三
年
十
月
五
日
記
者
報
道
《
楓
情
萬
千
》
：
﹁

我
們
乘
車
…
…
沿
着
盤
山
公
路
幾
經
跋
涉
…
…
﹂
十
一
月
一
日
《
資
訊
安
全

，
自
己
說
了
才
算
》
：
﹁（
設
計
師
）
帶
着
圖
紙
坐
火
車
長
途
跋
涉
到
生
產

單
位
。
﹂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
出
境
租
輛
車
自
駕
自
由
行
》
：
﹁穿
梭
在
阿
姆

斯
特
丹
的
前
衛
建
築
間
，
艱
難
跋
涉
過
沙
巴
的
熱
帶
雨
林
。
﹂
並
非
步
行
，

而
是
乘
坐
舒
適
的
火
車
或
豪
華
大
巴
，
不
當
云
﹁跋
涉
﹂
。
再
者
，
﹁跋
涉

﹂
即
謂
艱
難
，
一
般
不
說
﹁艱
難
跋
涉
﹂
。

﹁跋
涉
﹂
本
用
於
作
者
自
己
或
他
人
，
有
人
用
於

動
物
，
亦
無
不
可
，
但
須
是
跋
涉
。
《
人
民
日
報
（
海

外
版
）
》
二○

一
三
年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新
華
社
稿
《
鄱

陽
湖
夏
候
鳥
南
遷
》
：
﹁鄱
陽
湖
夏
候
鳥
每
年
三
月
長

途
跋
涉
來
到
鄱
陽
湖
。
﹂
十
二
月
三
日
記
者
報
道
《
二

十
三
頭
南
非
長
頸
鹿
安
新
家
》
：
﹁從
南
非
長
途
跋
涉

而
來
的
二
十
三
頭
長
頸
鹿
在
昆
明
長
水
國
際
機
場
安
全

着
陸
。
﹂
空
中
飛
行
，
更
不
當
用
﹁跋
涉
﹂
。
二○

一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
人
民
日
報
》
文
章
《
詩
情
難
忘
》
：
﹁這
頭
母
牛
因

一
生
跋
涉
，
腿
腳
只
剩
下
筋
骨
。
﹂
雖
是
以
牛
喻
人
，
但
須
合
乎
情
理
，
母

牛
一
生
跋
涉
，
是
何
語
耶
？
還
有
將
﹁跋
涉
﹂
用
於
既
非
人
亦
非
動
物
者
，

則
更
是
未
當
。
如
《
人
民
日
報
（
海
外
版
）
》
二○

一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
國
企
的
一
個
傳
奇
》
：
﹁（
某
服
飾
）
二
十
一
年
來
艱
苦
跋
涉
，
這
根
纖

弱
的
絲
線
歷
經
風
雨
，
沒
有
因
為
種
種
考
驗
，
斷
送
在
任
何
人
的
手
上
。
﹂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
網
絡
文
學
如
何
﹁升
級
﹂
》
：
﹁網
絡
上
的
文
學
經
過

跋
涉
和
探
求
，
日
漸
成
熟
。
﹂

因
﹁跋
涉
﹂
的
無
數
次
被
誤
用
，
使
人
想
起
二○

○

一
年
全
國
高
考
語

文
試
卷
中
有
﹁跋
涉
了
一
個
多
小
時
﹂
語
。
一
個
多
小
時
，
行
走
較
短
的
路

，
並
無
跋
山
涉
水
之
艱
辛
，
不
當
用
﹁跋
涉
﹂
。
試
卷
中
還
有
﹁跋
涉
在
漫
長
的
人
生
路
上

﹂
語
，
當
時
正
風
行
一
時
的
余
秋
雨
散
文
《
廬
山
劄
記
》
中
有
﹁跋
涉
天
下
﹂
語
，
皆
﹁跋

涉
﹂
錯
了
地
方
。
再
者
，
一
般
不
說
﹁跋
涉
在
路
上
﹂
。
古
人
所
云
﹁跋
涉
遐
路
﹂
、
﹁跋

涉
霜
雪
﹂
，
是
說
長
途
跋
涉
、
跋
涉
於
霜
雪
中
。
高
考
試
卷
和
名
家
散
文
誤
用
﹁跋
涉
﹂
，

不
知
曾
誤
導
多
少
青
少
年
。
現
在
眾
多
誤
用
者
中
，
難
免
正
有
十
幾
年
被
誤
導
者
。

初來蒲
江之前，我
甚至從未聽
聞過它的名
號。這個小
縣城，是成

都轄下各區縣中離主城區最遠的一
個，惟其如此，生態環境得到很好
的保護，安享着青山碧水。

蒲江有兩大特產，一為櫻桃，
一為茶葉。暮春時節，草長鶯飛。
漫山遍野的櫻桃樹下，就是一行行
翠綠的矮茶樹。櫻桃樹上掛滿了紅
瑪瑙般的果實，這種櫻桃個頭小，
亦不像車厘子那樣甜。隨手擷一枚
入口，甜中略帶微酸。黃鶯、山雀
翻飛樹叢之間，肆意啄食，優哉游
哉。它們不懂品茗，卻用清脆的叫
聲來誇讚櫻桃的味美。綠油油的茶
田，與點綴其間的紅櫻桃相得益彰
，綠肥紅瘦，清風吹襲，令終日在
京城 「厚德載霧」、飽受空氣污染
之苦的遊人一享難得的心曠神怡。

蒲江的茶叫做 「雀舌」，名頭
比櫻桃要大。清人記載，蒲江雀舌
，俗稱細毛尖，葉甚細，味甘芳，
煎如碧乳，歲出僅百餘斤，銷行新
津、雙流、錦里等處。宋代理學大
家魏了翁是蒲江人，他也曾賦詩稱
讚家鄉清茶之美。詩云： 「禿盡春
風千兔毫，形容不盡意陶陶。可人
兩碗春風焙，滌我三千玉色醪。桐

葉分花春意鬧，銀瓶發乳雨聲高。試呼陶伎平章看
，正恐紅綃未足褒。」

這裡地處四川盆地西沿，向西就是雅安市名山
縣的川西高原，古代也是茶馬貿易的重要一站。茶
馬貿易，始於唐，興於宋。史書記載： 「蒲江茶西
運，經成佳鎮、名山縣合江鎮、太平場、月兒崗、
新店子直達藏區，古道 『石磴、石板、間以礫石，
雖越崇山，不患泥濘』，在黎州用茶換取涼山地區
、雲南大理馬匹」。茶馬古道石梯用每條長一點五
米，寬○點八米，厚○點一五米的石料建成，後人
立碑紀念，碑文云：上通名雅，下連新彭。古道久
遠，石梯深凹，可以遙想當年商賈雲集、販運茶葉
忙碌的景象。

實地造訪史書中所說的 「成佳鎮」，茶園面積
上萬畝，茶林疊翠，漫山碧綠。四川出美女，當地
有三胞胎親姐妹，正值芳齡，各襲白衣，羅帶隨風
起舞，為客人表演茶藝，獻上清茶一杯，可算是對
蘇東坡 「從來佳茗似佳人」的絕好確實。茶樹叢中
，戴着頭巾的紅衣採茶姑娘正在小心翼翼地揀選。

不遠的象山古鎮有個象山書院，正是魏了翁昔
日授徒育才的地方。附近的石象湖，座落在萬畝原
始森林之中，小巧玲瓏，港灣甚多，隱於綠蔭花叢
之下，曲折幽深。坐上烏篷船，泛舟其間，如入畫
圖，湖水清澈，波光鱗鱗，雲影花影倒映其中，周
圍鳥聲啁啾，令人樂不思返。

王宏甲著《非典啟示錄
》（海峽書局出版），記載
了二○○三年的那一場歷史
性的劫難與中國人民對那場
劫難的齊心協力的抗爭，承
載着整個中華民族的記憶，

是一部相當厚重的作品。此書的採訪與寫作，起始於
十年之前的非典時期，完稿於二○一三年十月，經歷
了長達十年的 「歲月淘洗」。

王宏甲的採訪面很廣採訪也很深入，其中許多細
節的描寫感人至深，就像著名傳染病專家姜素椿教授
的 「細雨中的告別」，就像抗擊非典時期第一位以身
殉職的護士長葉欣的 「生死一瞬間」，就像身懷六甲
的武警醫院醫生李曉紅的 「最後十天」，雖然只是寥
寥數筆，卻都令人為之動容。作者這樣歸納非典時期
「白衣戰士」的整體形象： 「沒有能在人體內殺死病

毒的藥物，沒有能抵禦傳染的疫苗，救治卻一刻不能
停止。主治醫生倒下了，護士長倒下了……一批又一
批的醫生護士繼續在鮮花中與親人告別，送他們上前
線的車驚心動魄地啟動了，開走了……親人的心，剎
那間就掉到了車輪底下。」

對於有關非典的素材，王宏甲的梳理極其細緻，
誰是第一個非典患者，誰是第一個因非典死亡的病例
，誰是第一個為非典殉職的醫務工作者，誰是第一個
被治愈的病人，以及非典的傳播途徑，包括北京、香
港、內蒙、山西、河北以及新加坡、加拿大、越南等
地非典之來龍去脈都交代得十分清晰。例如，誰是第
一個非典患者？這部作品讓我們看到： 「當時媒體廣
泛報道的 『中國首例非典報告病例』是黃杏初，而黃

杏初大概只排得上第六例」，前五例則是佛山的阿堯
以及被他感染的他的親屬。 「當阿堯五人還在佛山住
院之時，黃杏初在深圳 『感冒』了」。這大概也是非
典時期 「失真的報道，以訛傳訛」的一個實例。諸如
此類，作者全用事實說話，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幾乎
就無可爭辯。王宏甲的分析也很到位，例如，為什麼
最早發生在佛山與河源的非典患者，就沒有那麼強的
傳染性，以後的非典患者，尤其是周老闆之後的非典
患者，會有那麼大的傳染性，以至僅僅在一家酒店的
電梯上擦肩而過，竟在一夜之間傳入三個國家。作者
分析得出的結論，這是因為非典病毒的升級換代。這
種在掌握大量事實並進行反覆比對後得出的結論令人
信服。

二○○三年的非典，源自中國廣東，波及三十二
個國家與地區。王宏甲的視野相當開闊，他從整個世
界抗擊非典的大背景中書寫中國人民對於非典的抗擊
。尤其是 「4．20」那個重大轉折之後北京市的非典抗
擊。在 「北京保衛戰」中，他重點寫了小湯山非典醫
院的建立與治療。這個在短短幾天中建立起來的非典
醫院，收治六百八十例患者，治愈六百七十二例，治
愈率居然達到百分之九十八點八。作者寫道： 「如果
SARS隨着返鄉農民工蔓延到中西部地區和廣大農村，
點燃全國疫情，後果不堪設想！此時，嚴峻的形勢豈
止是 『保衛北京』。中央政府和北京人，在那非常時
期做的更重大的工作是：竭盡全力防止首都疫情流出
北京。換言之，所做的更令人驚嘆的工作是保衛全中
國。」因此，王宏甲不惜篇幅地記錄了 「阻斷傳染」
這一 「狙擊非典的關鍵」。

此著名為 「非典啟示錄」，自有作者在這場非典

中得到的啟示。對於抗擊非典， 「4．20」是個歷史的
轉折。這種轉折，體現在組織上，是分別撤銷張文康
、孟學農的衛生部長與北京市長職務。體現在觀念上
，則是走向公開透明，不再瞞報，將非典疫情如實告
知民眾。此中應有兩個關鍵詞，一是公開，二是問責
。這兩個東西，是非典逼出來的，其意義卻超越了非
典抗擊。 「一個民族，如果不能把災難變成財富就是
真正的不幸。在非典事件中，不論得與失，都有我們
民族血染的財富和淚洗過的良心，這是不能忘懷，不
能丟棄的。」被非典 「逼出來」的公開與問責，也應
當是 「不能忘懷」和 「不能丟棄」的寶貴財富。 「在
公共的事業中，人們離真實越遠，越危險；離真實越
近，越安全」，因此成為一種共識。

非典對於王宏甲的啟示，最突出的一點，是重預
防還是重醫療，在此背後是一個 「人民觀」的問題。
他將此追溯到《黃帝內經》中所說的 「治未病」，更
多地說到新中國建立之後的醫療工作，更多地說到將
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普及之上，尤其是在廣大農
村的普及。這是充分體現 「執政為民」之理念的，作
者將它歸結為 「衛生與民生」的關係，台灣成功大學
醫學院陳美霞教授則稱此為 「十分革新性的醫療衛生
體系」。王宏甲不忌諱出現在 「文革」期間的赤腳醫
生與農村合作醫療，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他用大
量的事實以及數據說話，完全可以站得住腳。上個世
紀九十年代起，公共衛生事業走向產業化後出現的老
百姓 「看病難」，醫患矛盾逐步升級，城鄉醫療資源
分布的不成比例，違背 「執政為民」的理念，很值得
人們反思。就在非典成災的那年進行的第三次國家衛
生服務調查顯示，百分之七十九點一的農村人口沒有
任何醫療保障。 「當城鄉防疫體系全面被醫療體系取
代時，SARS攻擊了我國最薄弱的環節，這是比 『瞞報
』疫情嚴重得多的問題與困境」。

一個作家的良知，使他在本書最後一章《非典留
給我們的》中嚴正叩問 「是誰撕裂了醫患關係」，大
聲疾呼 「我國醫療亟須再改革！」此 「問」此 「呼」
都可謂振聾發聵。

說「跋涉」 馬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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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後看「非典」 宋志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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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是我國一種
古老的戲曲劇種。歷史
悠久，流行極廣。它源
於陝、甘一帶的民間小
調，由民間流行的 「弦
索調」演變而成。相傳

在宋、金、元雜劇中，就有 「秦腔」曲調。一
般認為，它正式形成於明代中葉。演出以梆子
擊節，故而又名 「梆子腔」。音調高亢激越，
善於表現雄壯、悲憤的劇情。明末，李自成起
義時，曾將 「東路秦腔」，作為 「軍戲」，隨
軍一路演出，幾乎遍及全國各地。在清乾隆年
間，秦腔進京，盛行一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據戲曲史料所載，各路梆子，基本上都淵源
於秦腔。如秦腔入河南為河南梆子、南陽梆子
。到山西為蒲州梆子、代州梆子、上黨梆子。
進河北為河北梆子、老調梆子。入山東則為萊

蕪梆子、章丘梆子、曹州梆子、青州梆子。到
江蘇則有徐州梆子等。各種梆子相互影響，又
各具地方特點。因而，豐富多彩，受人喜愛。

秦腔演員，講究功夫。不僅重唱，也重功
架、特技。如 「趟馬」、 「擔水」、 「噴火」
、 「梢子功」、 「撲跌」等技巧，都很有特色
。當年，像王喜兒的《放飯》、陳雨農的《曹
玉蓮走雪》、麻子紅的《殺驛》等，都名重一
時。另外，秦腔的傳統劇目，大多出自民間文
人之手。題材廣泛，內容豐富。經常演出的劇
目，如《春秋筆》、《紫霞宮》、《玉虎墜》
、《麟骨床》、《鴛鴦被》、《抱琵琶》、《
火焰駒》等，都為其他劇種所少見。

談到秦腔，就不能不提到西安的 「易俗社
」。 「易俗社」，是我國近代活躍時間較長的
劇團班社之一。它於一九一二年由李桐軒、孫
仁玉、范紫東、高培支、李約祉及陳雨農等，

在西安創辦，以 「補助社會教育，移風易俗」
、啟發民智為宗旨，借群眾喜愛的戲曲形式，
編演新戲，宣傳民主思想，進行通俗教育。劇
社設有創作機構，長期以來，編演新戲多達五
、六百齣，不少已成為優秀的保留劇目。如《
呂四娘》、《三滴血》、《奪錦樓》、《庚娘
傳》、《雙錦衣》、《人月圓》、《櫃中緣》
等，後來還經常演出。由於其在當地有很大影
響，一九二四年，魯迅到西安考察，給予很高
評價。並特地為該社題寫了 「古調獨彈」的匾
額，還將自己講座的酬金給予資助。幾十年來
， 「易俗社」培養了一大批出類拔萃的秦腔演
員，如當年被稱為 「六君子」的劉箴俗、劉迪
民、沈和中、路習易、蘇牖民、馬平民，以及
耿善民、雒秉華、王秉中、李可易，還有被譽
為 「西北梅蘭芳」的王天民等，都在西北一帶
享有盛譽。

﹁妾
心
藕
中
絲
，
雖
斷
猶
連
牽
﹂
，
﹁藕
斷
絲
連
﹂
，
寓
意

本
意
都
在
說
藕
中
有
絲
；
新
花
藕
就
不
一
樣
了
，
它
沒
絲
，
藕
嫩

，
絲
還
沒
成
。

﹁紅
藕
香
殘
﹂
，
已
是
秋
日
，
藕
雖
成
，
卻
有
沾
了
點
悲
涼

的
味
道
；
六
月
荷
花
開
，
我
們
便
下
水
採
藕
，
夏
淺
，
這
會
的
藕

我
們
叫
它
﹁新
花
藕
﹂
。

新
花
藕
豐
滿
玉
潤
，
透
亮
晶
瑩
。
家
鄉
人
常
拿
小
孩
手
腕
比

喻
：
﹁長
得
跟
新
花
藕
一
樣
﹂
。
新
藕
初
成
，
一
如
剛
出
落
的
處

子
。

藕
不
見
絲
，
脆
不
聽
響
，
微
甜
，
清
涼
，
爽
口
，
還
有
一
點

點
的
生
澀
。
採
上
來
的
新
花
藕
我
們
哪
裡
捨
得
吃
它
，
把
玩
再
三

，
不
忍
下
口
。
水
中
上
岸
，
攥
在
手
裡
，
藕
叫
焐
出
了
溫
度
，
直

至
外
面
有
一
絲
絲
褐
色
的
藕
色
，
表
面
失
去
些
許
水
分
而
不
再
精

神
，
變
軟
綿
柔
，
蔫
了
，
我
們
才
把
它
放
在
嘴
裡

，
一
小
口
一
小
口
地
品
嘗
。

﹁江
南
可
採
蓮
，
蓮
葉
何
田
田
﹂
。
我
們
採

新
花
藕
怕
是
要
早
，
見
花
不
見
蓮
。
蓮
葉
已
﹁田

田
﹂
狀
，
我
們
便
悄
悄
地
潛
入
水
中
採
藕
。
我
們

叫
採
藕
﹁崴
藕
﹂
。
崴
藕
就
是
腳
掌
向
外
，
在
藕

四
周
將
泥
一
塊
塊
地
扒
開
。
一
手
扶
根
荷
梗
，
身

子
在
水
上
晃
悠
，
圍
繞
在
身
子
的
四
周
，
能
晃
出

一
個
波
形
的
圓
圈
。
悄
無
聲
息
，
有
時
，
一
抬
眼

，
我
們
會
發
現
有
幾
個
小
腦
袋
在
水
中
晃
悠
。

崴
藕
的
小
動
作
都
在
腳
下
，
上
面
你
是
看
不

見
的
。
小
時
候
，
每
次
我
經
過
荷
塘
的
時
候
都
會

蹲
下
身
子
在
水
面
上
細
看
，

看
有
沒
有
細
小
的
波
紋
圓
圈

。
一
看
有
圓
圈
晃
動
，
我
就

知
道
了
，
塘
裡
有
崴
藕
的
。

扒
開
的
泥
塊
並
不
聽
話
，
就

在
藕
四
周
待

，
借

水
的

浮
力
，
又
晃
了
回
來
。
這
時

，
我
們
就
要
手
腳
並
用
了
。

一
個
猛
子
扎
下
去
，
用
手
把
回
遷
的
泥
扒
開
。
淤

泥
深
，
採
到
一
節
新
花
藕
，
我
們
要
扎
幾
個
猛
子

入
水
。崴

藕
是
有
風
險
的
，
倒
不
是
怕
荷
塘
裡
真
的

有
水
鬼
，
我
知
道
那
是
隊
長
嚇
唬
我
們
的
。
是
我

媽
管
束
我
們
，
她
不
許
我
們
下
塘
崴
藕
。
藕
沒
採

成
了
不
是
﹁糟
蹋
糧
食
﹂
麼
，
作
孽
呀
，
那
還
不

挨
掃
帚
打
呀
。

我
媽
判
斷
我
們
是
否
下
水
崴
藕
起
先
是
看
我

們
的
腿
上
面
是
否
有
劃
痕
血
印
。
因
為
藕
梗
上
有
刺
，
會
劃
傷
腿

。
後
來
叫
我
們
﹁識
破
﹂
之
後
，
我
們
會
用
荷
葉
把
腿
包
起
來
下

水
。
這
一
招
又
叫
我
媽
識
破
了
。
她
會
看
我
們
腿
上
的
水
色
，
下

過
水
之
後
腿
上
有
水
鏽
。
水
鏽
淡
黃
色
，
有
些
許
的
亮
光
。
有
時

，
我
媽
還
會
用
指
甲
在
腿
上
劃
，
劃
出
了
明
顯
的
白
痕
了
，
就
證

明
我
下
了
水
了
。
縱
使
我
媽
在
我
腿
上
找
不
到
證
據
了
，
她
仍
舊

能
在
我
嘴
上
看
出
破
綻
。
吃
過
藕
之
後
，
嘴
唇
上
有
藕
色
。
我
們

忘
了
沒
有
立
時
洗
去
藕
色
。
其
實
，
我
媽
不
知
道
，
這
哪
裡
都
是

藕
色
，
多
半
是
我
們
入
水
時
間
長
了
，
六
月
水
涼
，
嘴
唇
是
叫
凍

烏
了
的
。

我
常
在
想
，
在
﹁食
雛
﹂
、
﹁食
小
﹂
、
﹁食
野
﹂
成
風
的

當
下
，
新
花
藕
一
定
是
不
錯
的
選
擇
。
只
是
，
有
誰
還
會
去
花
下

﹁崴
藕
﹂
呢
。

﹁易
俗
社
﹂秦
腔

鄧
小
秋

新花藕 陳紹龍

上
午
九
點
左
右
，
車
子
進
入
昆
侖
山
脈
。
青
藏
公
路
西
側
，
一
條

大
河
由
南
向
北
潺
潺
流
去
，
河
面
寬
闊
，
結
着
薄
冰
，
深
褐
的
砂
石
河

灘
死
一
般
靜
寂
。
連
綿
的
雪
山
橫
越
而
過
，
白
雪
將
大
山
遮
得
嚴
嚴
實

實
，
起
伏
突
兀
，
逶
迤
巍
峨
。
天
空
湛
藍
，
沒
有
一
絲
雲
彩
。
雪
線
下

大
山
的
褶
縐
，
光
影
交
錯
，
變
幻
着
深
褐
的
風
采
，
博
大
、
寬
廣
、
神

秘
、
詭
異
。

一
會
，
遠
方
的
山
腳
翻
騰
起
一
層
黃
塵
，
緩
緩
捲
來
，
蠕
動
的
灰

幔
下
，
相
伴
着
幾
個
移
動
的
黑
點
。
十
多
分
鐘
後
，
漸
漸
看
清
了
，
很

快
，
一
大
片
羊
群
在
我
們
的
視
線
中
從
右
向
左
而
去
，
三
片
高
大
的
黑
馬
緊
隨
羊
群
的
後
邊

，
一
隻
大
狼
犬
也
緊
跟
着
轉
場
的
牧
馬
人
前
行
。

車
子
繼
續
前
行
，
雪
山
漸
漸
在
身
後
消
隱
，
山
勢
平
緩
地
綿
延
，
沒
有
想
像
中
的
森
林

，
更
沒
有
期
盼
中
的
樹
木
，
極
目
千
里
，
一
覽
無
餘
。
深
褐
的
礫
石
上
，
一
簇
簇
地
生
長
着

不
知
名
的
暗
紅
色
小
草
。
三
三
兩
兩
的
小
水
窪
證
明
着
一
絲
生
命
的
氣
息
。
遠
處
，
十
數
隻

馬
鹿
樣
的
藏
野
驢
悠
閒
在
覓
食
。

﹁到
啦
，
到
啦
﹂
，
不
知
是
誰
興
奮
地
歡
叫
起
來
。
大
家
一
窩
蜂
湧
到
心
儀
甚
久
的
山

口
紀
念
碑
前
。
說
是
山
口
，
其
實
找
不
到
﹁口
﹂
的
影
子
。
公
路
右
側
的
路
基
旁
，
一
小
塊

巴
掌
大
的
平
地
，
中
間
立
着
塊
兩
米
多
高
的
乳
白
色
大
理
石
碑
，
﹁昆
侖
山
口
﹂
幾
個
血
紅

大
字
在
陽
光
格
外
刺
目
，
身
後
黑
色
的
輔
碑
上
，
鐫
刻
着
長
長
的
碑
文
。
碑
的
四
周
和
附
近

是
朝
聖
者
拉
起
的
一
道
道
經
幡
，
風
吹
日
曬
，
早
失
去
了
原
本
艷
麗
，
灰
褐
而
凝
重
，
對
我

們
這
些
遠
道
而
來
的
游
子
，
充
滿
了
莫
測
和
神
秘
。

昆
侖
山
口
的
碑
上
清
晰
地
標
着
：
海
拔
四
千
七
百
六
十
七
米
，
它
相
當
於
上
海
九
個
金

茂
大
廈
那
麼
高
。
我
此
刻
就
好
比
站
在
九
個
金
茂
大
廈
疊
起
的
樓
頂
平
台
上
，
這
該
是
一
種

何
等
偉
大
的
感
覺
啊
。
然
而
，
此
刻
的
我
，
卻
絲
毫
也
沒
有
高
大
的
感
受
。
青
藏
公
路
如
同

荒
原
上
的
一
條
腰
帶
，
筆
直
地
鋪
陳
而
去
。
沒
有
想
像
中
的
巍
峨
雄
奇
，
森
林
蒼
茫
，
但
見

山
勢
平
緩
，
綿
延
舒
展
，
像
是
紅
裝
素
裹
的
少
女
在
漫
步
荒
原
…
…
除
了
高
山
反
應
的
噁
心

、
胸
悶
、
頭
痛
，
和
伸
手
似
可
觸
摸
藍
天
與
陽
光
刺
眼
炫
目
，
絲
毫
也
感
覺
不
到
青
藏
高
原

到
底
高
在
哪
裡
。

原
來
，
我
們
是
從
海
拔
只
有
十
幾
米
的
四
川
盆
地
成
都
出
發
的
，
沿
川
甘
、
青
藏
公
路

三
天
三
夜
的
馳
行
爬
升
到
平
均
海
拔
四
千
多
米
的
青
藏
高
原
。
昆
侖
山
相
對
於
青
藏
高
原
，

就
好
比
是
萬
里
平
川
上
一
座
三
五
百
米
平
緩
起
伏
的
丘
陵
而
已
，
更
何
況
，
此
刻
我
們
又
站

在
小
丘
的
頂
尖
呢
？
當
你
站
在
巨
人
肩
上
的
時
候
，
怎
能
感
覺
到
巨
人
的
偉
大
呢
？
所
謂
﹁

會
當
凌
絕
頂
，
一
覽
眾
山
小
﹂
。

前幾天去上海，在南
京東路步行街最繁華的地
段，一個碩大的蘋果標誌
吸引了我，原來是蘋果公
司上海旗艦店，心頭不覺
一熱，本打算逛逛上海書
城，卻鬼使神差一腳邁進
店裡。

南京路寸土寸金，不僅在國內首屈一指，即
便在全球也是地租最貴的地方之一。五層大樓，
蘋果店佔據了兩個樓層幾千平方米。步入大廳，
寬敞透亮的營業空間，簡潔明快的裝飾線條，令
人精神為之一振。前後隔開兩端貫通的廳堂裡，
分設着不同功能的iPhone體驗區。無論是台式機
、筆記本，還是手機，一個個偌大的展台前都圍
得水泄不通，一款款設計新穎、造型別致、色彩
淡雅的機型，把新產品的時尚詮釋得淋漓盡致，
體驗者愛不釋手，流連忘返。

第一次見到iPhone筆記本，是前年由香港飛
台灣的航班上。鄰座的外國人優雅地從包包裡抽
着來，平放在座位前的小桌板上。我在猜是什麼
新東東呢，當發現是電腦時，驚訝得嘴巴合不上
攏──暈，世界上還有這麼纖薄小巧的筆記本？
從此，那銀灰的色彩，纖巧的機身，流暢的線條
，別致的造型，還有通透的logo鐫刻在心。後來
，從一個做平面設計的朋友那裡才知道，iPhone
有着豐富的應用功能，幾乎每個用戶對它都讚不

絕口。
然而，當我置身這個全球頂級旗艦店時，記憶中零碎的評

價顯得蒼白而淺薄。
青年人對於時尚追求和嚮往的敏感是不用說的，體驗區裡

，他們是主流人群。我感到吃驚的是年齡最大與最小的客戶，
除了上學的兒童，還有抱在母親懷裡的孩子，也一樣被蘋果產
品所吸引。有位小朋友玩着蘋果手機裡的動畫，不用大人指點
和示範，小手指在面板上滑來滑去，那開心的笑容令導購的大
哥哥大姐姐喜上眉梢。顯然，蘋果手機成了孩子們的開心果。
當然，那裡面並不都是遊戲，而是孩子們從未體驗過的新玩意
兒。音樂、影視、遊藝、詞典、發音朗誦、童話故事、動畫片
及語音通話等多種適用功能被集成在股掌之上，怎能不令孩子
們愛不釋手呢？

對於上了七八十歲年紀的老年人來說，玩手機和電腦這種
高科技的東西還真有些吃力。然而，蘋果產品卻有專門針對這
類人群的設計，大屏幕，大字號，簡潔的面版與簡單的菜單，
令從未玩過電腦的人一樣也能輕鬆玩轉上面的全部功能。針對
老年人記憶力差、視力不好、聽力較弱、操作不靈活等問題，
蘋果產品可謂完全考慮到了這些因素，將行蹤導航、目標定位
、家人呼叫、防止遺失一應俱全地解決了。有位八十多歲的老
人握着手機，在導購員的指點下，輕鬆自如地體驗着iPhone筆
記本，那種自信與滿足，似乎又回到了從前，與年輕人一樣享
受世界最新科技成果給生活帶來的那種快樂。

眾所周知，蘋果產品以其獨特的精工、小巧，奢雅、纖薄
，為它贏得了更多人的青睞，毫不誇張地說，它既是一個實用
性極強並能覆蓋絕大多數人群的工具，也是一個自娛自樂的物
件，更是一種可與衣物搭配的飾品，達到了幾近完美的境界。
通過產品所折射出來的企業對顧客的人性關懷、對市場的精準
定位，以及彰顯企業精神和演繹企業文化，都達到了同行無可
項背的程度。故而，全球性的iPhone風應是題中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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